










 

我所感受的羅先生 

王孟亮 

  我和羅先生的關係很淡，但緣分不斷。我第一次見到羅銅壁老師是大三修生物

化學的時候，後來我大四在王光燦老師實驗室做專題研究，也就比較常常見到羅

老師。兩位老師，原本是做天然物化學的研究，後來在李卓皓教授的影響下，羅

老師是做蛋白質的胺基酸和序列分析(analysis)，這是由大變小的過程，而王老師

主要是從胺基酸合成(synthesis)胜肽(peptide)及蛋白質，這是由小變大的過程。 

  我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時，在 1992 年，我聽到西塚泰美 

(Yasutomi Nishizuka;他發現 Protein Kinase C)的演講，演講一開始，西塚泰美就說

在場的 Edwin Krebs和 Edmond Fischer這兩位研究 protein phosphorylation科學家

是 heterodimer 蛋白質的 subunits 關係。我也想到可以用“heterodimer 蛋白質的

subunitsȹ這樣形容羅先生與王老師，但再想了一下，我覺得用天文上的雙星

(binary star system)來形容可能比較適當。羅銅壁老師和王光燦老師好像是天上的

雙星，圍繞著一個共同的質量中心而轉。而這個「質量中心」:就是他們研究的對

象多胜肽(polypeptide)，而且也是台大理學院生化科學研究所。 

  在準備撰寫這篇短文時，我想到羅先生的日籍老師野副鉄男(Tetsuo Nozoe)，他

對台北帝國大學與日本東北大學的有機化學有巨大深遠的影響。於是我上網

(google)找了一些有關野副鉄男教授的資料，結果有一篇是羅先生的近作(Tung-

Bin Lo. Professor Tetsuo Nozoe and Taiwan. The Chemical Record. 15: 373–382, 2015)，

在這篇文章中，羅先生談到野副鉄男教授對台灣的貢獻。 

  想到野副鉄男教授，我也聯想到比羅先生年紀更大的林耀堂教授，結果我也發

現一篇劉廣定老師寫的紀念林耀堂教授的文章(「林耀堂教授簡傳」，劉廣定，《科

學發展》2006年 10月，64–69頁)，這篇文章也有很多地方談到野副鉄男教授。

從野副鉄男教授到林耀堂教授、羅銅壁老師、王光燦老師，甚至更年輕的一輩，

我們可以感受到台灣與日本化學界的傳承及交錯牽絆(日語:絆，Kizuna) 

  「教授」，是羅銅壁先生在台大的職銜，有時我們稱他羅老師，但我印象中大家

最常稱他為羅先生。在這裡，“先生ȹ兩個字具有日語 Sensei(先生)的涵義，這也

合乎羅先生的成長過程是有日本教育的影響，我們大家也感受到羅先生所具有這

種日本菁英教育的身影風範。而這種身影風範也隨著羅先生這代的人的退休，漸

漸離我們而去。我想這種舊式的日本教育近於德國的 Bildung (教養、修養、薰陶)。 

  最後，我想如果張陳賢先生還在世，他也寫一篇談羅先生的文章，必然會呈現

別人看不到的羅先生。張陳賢先生的實驗室生涯，幾乎和羅先生是 side by side. 



 

附記： 

1. 大約我大三或大四時，野副鉄男教授曾經訪問台大化學系，因此我和他有一
面之緣，記得那時候助教馬屏禾向我們介紹說野副鉄男教授是系上老師的老

師，研究成果很好。 

2. 2015 年 12 月 7 日，我去中央研究院參加一個台灣獸醫史的演講，順道去生

化所找陳丹貞小姐，陳小姐告訴我正在籌備慶祝羅先生的生日研討會，問我

是不是可以寫一篇有關羅先生的文章。我當場就答應了。 


